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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混沌初开的小学与中学时代

江苏省如东县掘港市的西面，约十华里处的虹桥乡，有一四

面环水的小村庄。虽说是村庄，其实只有一户人家，住着兄弟两

人。大哥胡兆沂先生早年曾留学日本学法律，辛亥革命前曾在山

东作过几年法官，辛亥革命后先后在北京、上海当律师。兄弟胡

兆森基本在老家管 月某理 天，胡兆沂先生的夫家务。 年

人金氏临盆又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胡济民。胡老夫人这已经是

第四胎了，前面有十一岁及九岁的两个女儿，一个七岁的儿子。

子六岁时就不她身体比较虚弱，在小儿 幸生病去世了。六岁的胡

济民失去了母亲，但有比他大得多的哥哥及两个大姐姐爱护着

他；父亲对幼年失母的小儿子也特别怜惜，亲自照顾他的起居，

不愿意续弦，一直到胡济民高中快毕业时，才与一位女子结婚。

他叔叔家除了有四个比较大的堂哥哥以外，还有几个年龄与他

差个不多的堂姐妹与他一块儿玩耍。那时候，他家与叔叔家还没

有分家，为了几个较小的孩子，在家里请了一位老先生教他们识

字，用的课本有《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

虽然念的课文孩子并不懂，但这位老先生却很会讲故事。例如，

讲《滕王阁序》时，大讲当时洪州都督阎伯屿如何与作者王勃为

难的故事。那位都督本想让他女婿出出风头，不想年仅十四岁的

王勃却不客气先写了出来。他女婿也是一个人才，有过目不忘的

本领，看一遍就能把王勃的《滕王阁序》一字不差地背出，因而诬

陷王勃抄袭现有文章，而王勃最后随口又念一首诗来赢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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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这些古代神童的故事使孩提时的胡济民无限神往。

那时，家里大一些的孩子都离开家到南通或上海念书，在家

的孩子非常盼望寒假或暑假来临，盼望哥哥、姐姐们回家来。他

们一回家，家里顿时生气勃勃，白天可以跟着哥哥们到河边去钓

鱼，晚上可以听他哥哥及大哥哥讲故事。胡济民的哥哥元民最善

于讲《水浒》与江湖奇侠传，可以听得他们废寝忘餐。与哥哥比赛

背诵水浒的回目是胡济民小时候一大乐趣；比他大七岁的哥哥

常常喜欢逗小弟弟，先说一句回目的上联：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得意地看着小弟弟。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小弟弟随口跟上。有时反过来小弟弟

倒先说起来，小弟弟很希望难倒哥哥，预先记点比较偏僻的回

目。

“石将军村店寄书，”小弟弟大声说。

“小李广梁山射雁。”对《水浒》滚瓜烂熟的哥哥是很难难倒

的。

大哥哥是他叔叔的大儿子，讲起《岳传》来更是眉飞色舞，有

声有色，不但吸引了孩子，也吸引了家里的所有大人。夏天月夜，

清风徐来，在院子里围坐着，一面乘凉一面听大哥哥讲《岳传》是

他们一群孩子最最开心的事。

大姐与二姐都爱好诗词，大姐更能画一手颇有风采的水墨

画。在两位姐姐的潜移默化下，幼年的胡济民就爱好诗词，以后

他不但能背诵很多诗词，还能随口说出诗词作者及有关故事。当

他已经做了爸爸时，孩子最喜欢让爸爸抱在怀里，一边踱步一边

嘴里念着诗词；大女儿小文呀呀学语时，看到爸爸回家，就要爸

爸抱着躺在他手臂上，大眼睛看着爸爸，小嘴巴不断催促“：汉！

汉！”意思是要爸爸念白居易的《长恨歌》：“汉王重色思倾国

⋯⋯”等爸爸抑扬顿挫地开始念起来时，她还会随着爸爸的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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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每句的最后一个字“，⋯国，⋯得，⋯成，⋯识”等等。但常常

是《长恨歌》还没念到一半，孩子已安然入睡。

两位姐姐觉得这个小弟弟在家里只会认字，太差劲了，就抢

着教小弟弟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也许是为了卖弄自己在中学

里学的知识，也许是为了难难聪明的小弟弟，她俩特别爱出难题

给小弟弟做；有一次，出了一个什么“农夫刈草”题，即有一块地

的草，三个农夫割需两天割完，问五个农夫割需要几天？这样的

题给今天学了代数的小朋友做，大概不费吹灰之力，可对那时只

有六、七岁又没有正式学过算术的胡济民来说，却的确是个难

题。两位姐姐很想给小弟弟讲解，等着小弟弟来叫苦。可是胡济

民从小有股子犟劲，他并没有谁学过什么谁没学过什么的概念，

他只是想，你们能做的题我一定能做；他扒在桌上暝思苦想，满

脸通红，额头上渗出点点汗珠，纸上画满了圈圈线线，当他两个

姐姐去看他时，他抬起头对姐姐们说“：我做出来了。”他的做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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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巧妙，他画了像上面所示的一个图，用五个圆圈代表每个农夫

每天割完的草地数，为什么用五呢？因为以后要五个农夫收割，

草地数要能被五个农夫分得开，这样三个农夫割两天共割完三

十个圆圈的草地，这三十个圆圈的草地让五个农夫割，每个农夫

须割六个圆圈，但每个农夫每天只能割五个圆圈，剩下一个圆圈

需要五分之一天的时间割完，因而答案是一又五分之一天。

十岁那年，家里辞退了那位教四书五经的老先生，父亲带他

到上海念书，插班进了小学五年级。对读了几年私塾的他，语文

是绰绰有余，对一些历史、地理等知识的课，也是兴致盎然。著名

的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先生给他们讲的世界史，至今记忆犹新；

陈先生面对十几岁的孩子，像对大人一样讲解当时的世界形势，

精辟地分析美国和日本的矛盾，给他以极大的兴趣。但算术课却

给他带来了比较大的困难，什么鸡兔同笼，什么分针秒针的分开

和重合，等等等等四则算题，搅得他晕头转向。但幸亏有他两位

姐姐教他的一点底子，也没有难倒聪明的胡济民，听不懂老师的

讲解时他会想出自己独特的办法来解决，很快他不但跟上了班，

而且最后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小学毕业。

中学进了大同大学的附属中学。这中学的特点是很重视英

语与数学，英语除了教科书（用的是林语堂编写的教科书）外，还

发给每人一本希腊故事（ ）。这本希腊故事太吸引

孩子了，什么九头龙，什么狮身人面像，什么用蜡做的翅膀飞上

了天等等。虽然老师对这本书讲得并不多，但胡济民几乎把每个

故事都看了。高中时还可以选修大学的英语，用的课本是

（狄更斯）写的《 （大卫 考伯菲尔

德）。这是一本原装书，中间有很多插图，厚厚的一本，非常吸引

人。老师还让大家回答“：假如你是大卫，你喜欢谁做你妻子？爱

葛妮丝（ ）还是朵拉（ ，大卫与朵拉的恋爱比较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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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朵拉像一朵嫩弱的花；大卫与爱葛妮丝的恋爱比较温暖，爱

葛妮丝像个大姐姐。大学生们大多喜欢朵拉，在青年人的心灵

里，大概觉得不恋爱则已，要恋爱就得浪漫一点；幼年就失去母

爱的中学生胡济民，温暖胜过浪漫，他选择了爱葛妮丝。

除了英语课外，别的教科书也尽量用英文原版。自然课用的

，翻译成中文即“是一本原版教科书《 自

然界的真事”。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好书，在老师的讲解下，一个

充满了奥秘的自然界展开在孩子们的面前。

胡济民在中学时代碰到很多出色的数学老师，使得中学的

代数与几何课在他面前展开了一个奇妙的数学天地。记得那时，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上常会出一些很费周折的几何

题，他们的几何老师吴在渊老先生，就在课堂上分析这些题并带

领学生做各种不同的答案；这类几何题是很磨练人的逻辑思维

的。当时大同大学数学系的学生也常在他们所出的墙报上登出

一些类似的几何题，引得中学生们常去把这些题拿来争论得脸

红耳赤。吴老先生当时年老多病，有一段时间由他儿子吴学蔺代

课。这位小吴先生更是喜欢给学生出课外难题，如什么“马尔法

底问题”，即如何用几何作图法在一任意三角形中作三个相互相

切的圆，这三个圆又分别与三角形的两边相切；这类难题引得少

年时期的胡济民几乎废寝忘餐，真有不证出誓不罢休的劲头。有

一个几何题，如下图所示： 为一任意三角形，

线分别把三角三等分，求证 为等边三角形。他当

时没能证明，引为憾事，离开中学后也没有时间再去花费时间证

明，但他把这题一直记在脑子里。几十年以后， 年，帮助孩

子考大学复习几何时，灵机一动，豁然开朗，他想起了那题，并且

证明了出来，欣慰之情，无以言表。吴学蔺先生教了一段几何课

后就出国留学去了，解放后在冶金部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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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胡济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位年轻的代数老师，可惜只记

得音容笑貌，却忘记了他的名字，那时这位代数老师，从大学毕

业不久，他教的代数也是别开生面，如讲对数时，不光教学生如

何应用及如何查对数表，还要告诉学生对数表是如何计算出来

的，并告诉学生如何用心算的方法估计其结果。讲圆 时，周率

也讲圆周率的计算方法，并绘声绘色地述说了古今中外计算圆

周率的故事，我国古代东晋时的科学家祖冲之用算盘加竹签就

算出了小数点后十三位。

老师，特别是中学老师，真是灵魂的工程师，他们不但给了

一群正向人生道路上起步的少中学生 年 具体的知识，

往往还赋予他们一生的追求目标，一生的兴趣所在。大同大学附

中那几位可尊敬的数学老师大概不会想到，就是因为他们的辛

勤劳动，使得胡济民一生都喜欢做难题，追求做难题，喜欢心算，

他不但可以心算两位数的平方，能在脑子里解几何题；并且在以

后的一生中，不管在多么困难的环境下，他都能坚持不懈地思考

科学问题，不但赢得了时间，而且得到了生存的乐趣。

胡济民也喜欢上国文课及历史课等。那时的语文课与现在

很不相同的是，没有那么一些语法修辞之类的东西，老师讲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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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故事。初中二年级时一位老师讲国文，讲了一学期的《项羽

本纪》，听得少年学生入了迷，课后纷纷去找各种课外书阅读。胡

济民丰富的历史知识的积累，是从中学里开始的，很多知识来源

于课外阅读，但课外阅读的兴趣却来源于老师课堂的启发。一个

老师能达到使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在于给学生灌输多

少知识，而在于启发学生去主动获取知识。 年，郑州大学请

胡济民讲学，结束后由郑州大学物理系教授、原来北大技术物理

系的学生高正耀陪他去少林寺玩，寺外有座塔林，是少林寺历代

高僧的坟墓，每座塔的墓碑上写着该高僧圆寂的年代，年代是用

当时的皇帝的年号记的，但并不写朝代。胡济民一看皇帝的年

号，就能说出是那一朝的皇帝，并或多或少说点有关的故事，听

得高正耀非常惊讶，想不到这位胡老师不但懂核理论，原来还有

那么丰富的历史知识。

那时候的中学与现在不同，课后没有很多作业，胡济民的少

年时代与一般的少年一样，爱打打乒乓球，下下围棋，也爱赶热

闹看个演出 德国的海京伯马戏团来上海兆丰公园附近演出时，

胡济民与一个平时很合得来的同学商议着要去看一次马戏。马

戏团的票价很贵，一张票的钱够一个中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不

是普通学生能买得起的；但报纸的广告上说，还有一种便宜得多

的票，买了这种票，不是看马戏，而是看在后台的动物。他们决定

买这种票，也舍不得再花钱坐汽车，两人从地处南市火车站旁边

的学校一直走到兆丰公园，整整走了半天，终于如愿以偿，看到

了真真的老虎、狮子、狗熊等等。虽然它们都懒洋洋地在休息，并

不欢迎这两个热心的、对它们朝思暮想的少年。

在课余时间，胡济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旧书店。那时上海老

西门有很多旧书店，是胡济民几乎每周必去的地方，在那儿不但

可以浏览各种各样的书籍，喜欢的书花钱不多就可以买回来 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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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在旧书摊买到了一本日本人编写的《大代数讲义》。胡济民

如获至宝，抱回来后就认真地读起来。这是一本大大超过中学水

平的书，给他提供了一个无限美妙的数学天地。

年，胡济民初中二年级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

帝国主义侵略了我国东三省，而蒋介石反动政府采取不抵抗政

策，将东北拱手让给了日本，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上海的大、

中学生罢课示威，并到上海市政府门前去请愿。胡济民当时是一

个只有十二岁的少年，个子不高，比较瘦弱，但在请愿的大队伍

里，自己觉得长大了很多，仿佛自己已成了一个大人，感到一个

人不能只顾念书，除了念书以外，还有着很多事情需要管，包括

国家大事。请愿当然没有多大效果，只是市政府负责人出来应付

一下完事。上海的学生还准备去南京请愿，中学生们也义愤填膺

地想去，给学校劝阻了，结果只有大学生们去了南京。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是很大的，而且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当时在上海流传着日本首相田中对天皇的秘密奏

折，传说是一个在机要部门工作与中国人友好的人偷偷地给中

国人的。田中奏折中明目张胆地说：“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

那；要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胡济民在小学时就曾在哥哥那

里看到过这奏折的油印件，知道日本占领东三省就是侵略整个

中国的前奏，因而对蒋介石拱手把东三省送给日本，切齿痛恨。

当时全国抗日的呼声很高，而国民党卖国政府却对日本一味地

谄媚巴结。著名的七君子事件，就是沈君儒、章乃器、史良等七人

因主张抗日而被捕，经宋庆龄的营救才得出狱。

当时，还有轰动全国的杜重远事件。杜重远不仅仅是个左翼

文化人，而且是个爱国工商界的代表人物。邹韬奋主编的《生

活》周刊因有抗日倾向而被查封后，利用杜重远的社会关系，《生

活》周刊的后身《新生》周刊由杜重远出面主编。《新生》周刊上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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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了易水的一篇散文：《闲话皇帝》。正当胡济民和他的同学们对

这篇文章大为欣赏的时候，却传来消息说：日本人提出该文污蔑

了他们的天皇，国民党政府就拘捕了杜重远，判了杜重远一年零

二个月的徒刑。这一切越发使年轻人对卖国政府不满。 年

月 日发生西安事变，消息传来，大家额手相庆，高兴得不

得了，对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能果决地教训一下蒋介石佩服得五

体投地。

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号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给少年

时期的胡济民最深刻的感受，不是满街的霓虹灯的闪烁，不是在

乡下老家从没见过的繁华，而是一种心灵上的屈辱。商店的货架

上摆的几乎都是洋货，外国人及外国军警在大街上趾高气扬。每

逢近代史上的各个国耻纪念日，被中国人称为次殖民地的租界

都要戒严，外国军警在马路上对中国人堂而皇之“抄靶子（”即搜

身）。屈辱啊！中国人的这种屈辱到底要忍受到何时？什么时候

中国人才能扬眉吐气？

胡济民小时候体弱多病，在中学时代生了两次大病，一次白

喉，一次猩红热，大病耽误了他一年的学习，因此中学时代过了

七年。

胡济民以优越的成绩高中毕了业，考上了浙江大学化学系。

在考大学的问题上胡济民与他父亲略有点矛盾。父亲希望他考

医科或工科等比较实用的学科，可那时他最喜欢的是数学，医科

是无论如何不愿去学，因而折中考了理科化学系。当时的一般看

法，总觉得理科中的化学系是比较实际有用的；高中时，胡济民

也比较喜欢化学，高中的化学课是同济大学校长曹惠群先生按

他自己编写的书讲解的，课讲得很生动。印象特别深的是在讲到

氨的合成时，举了一个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由于战

争，要 炸药，原来从智利进口的硝石断了来源，没有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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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德国就利用其先进的化学工业用氨的合成来解决问题，这

让人深深感到化学工业的威力。其次，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当

时，民族资本家吴蕴初先生的天厨味精公司设了一项奖学金（大

概有十个名额），凡是考上这奖学金的人，又考上了大学的化学

系，每年就有一百元钱的资助。胡济民父亲是个律师，私人开业，

收入不多，一百元的资助还是蛮吸引人的。胡济民是大同大学附

中唯一考上这奖学金的人，也是浙江大学化学系唯一得这奖学

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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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颠沛流离的大学生涯

年秋，胡济民进了浙江大学化学系， 年对中国来

说，正处在一个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

帝国主义正大举进攻我国。国民党政府终于改变了多年一心打

内战的政策，在民族危机面前，国共终于合作抗日了。当时像胡

济民那样的青年学生心情都非常激动，觉得只要全国人民团结

一致，同仇敌忾，一定能把小日本赶出中国。但战火一起，蔓延很

快，杭州已不安全。浙江大学的校长竺可桢先生是一位很有魄力

的人，他决定带着教师、学生、图书、教具一起迁校。胡济民进浙

大不到一个星期，就由学校用汽车从杭州运到西天目山的一个

大和尚庙里。浙大把庙里的所有空房子都租赁下来，原来备供香

客或游客住的较大的客房改成了教室，一间过堂大殿做了学生

的体育馆。一年级的大学生们就在这和尚庙里不但学起了科学，

还翻筋斗，仰卧起坐，俯卧撑，锻炼起身体来了。杭州有著名的南

高峰和北高峰，天目山有东天目和西天目，大庙门口的对联上写

的：

南高峰　　　　北高峰　　南北高峰齐俯首，

东天目　　　　西天目　　　　东西天目照禅心。

仿佛是这位竺老先生也是这群莘莘学子们的写照。

当时，大学里实行导师制，对每个大学生都指定一位老师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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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这与现在的研究生导师不同，并不是管学生的业务学习，

只是让一位教师关心几个学生而已。胡济民的导师是朱庭祜教

授，他是搞地质地理的老师。他为人和气，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把

他负责的几个学生带出去玩，一边爬天目山，一边拣石头，还讲

些如冰川摩擦之类的地质知识。天目山是座很雄壮很美丽的山，

爬上西天目山的最高峰，极目远眺，但见云雾缭绕，低处浓密的

竹林仿佛是铺在山谷上的葱绿的地毯，在云雾中时隐时现；漫山

遍野的松柏树，高高低低错落有致；山顶上白雪皑皑，朔风呼啸，

顿时把大家身上的暑气一扫而光。山腰上有一棵大柏树，称为

“大树王”，用铁栏杆围住，据说已经有树龄几千年。朱教授还带

他们去东天目山的和尚庙中去玩，和尚们请他们吃了一顿素餐。

这也许是胡济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素餐了，就地取材，新鲜

的香菇，新鲜的木耳，新鲜的竹笋，自制的豆腐，这风味是城市里

任何家庭任何餐馆都无法炮制的。胡济民一辈子很喜欢石头，以

后到任何地方去，看到有石头就要拣，这大概就是朱教授的功

劳；三年困难时期，胡济民去烟台出差，回来时拎着颇重的行李

袋，他夫人和孩子们都很高兴，以为这一回准有美味的烟台苹果

品尝了，谁知行李袋里拿出的是一包又一包的石头，苹果也有一

些，是在招待所门口买的小苹果，比石头子大不了多少，根本体

现不出烟台苹果的特色。

庙后有一楼，名为来青楼，冯乃谦教授在这楼上为数、理、化

一年级学生上微积分课。从楼上窗户往外看，一面是苍松翠柏，

峰高入云，一面是庙堂僧舍，暮鼓晨钟；下雨后山上有很多山水，

白练似的山水在树丛中时隐时现，哗哗、叮咚之声不绝于耳，让

人不禁想起王维的诗句“：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来。

可惜好景不常，不到两个月时间，日本军占领了安徽的宁

国。宁国就在天目山的西麓，天目山已不是久留之地，浙大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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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们向南转移。开始，一年级的学生们每人背着一枝军训用的枪

步行，身穿一色的黑呢校服，帽子上还有一鹰状的校徽，怀着对

日本鬼子的满腔仇恨，颇有些雄纠纠气昂昂的气概，引得周围老

百姓们以为是哪儿来的抗日队伍。走了一天到了于潜县，肩膀也

肿了，腿也肿了，疲备不堪。第二天把枪交给了地方部队，从于潜

坐船到桐庐。在桐庐休息了一晚后，大家精神涣发，兴致勃勃地

沿富春江徒步向建德进军。富春江两岸的旖旎风光，使年轻的大

学生们目不暇接。但是从清晨一直跋涉到夕阳西下，建德城还没

有影子。古老的道路一般都用凉亭来标志离县城的距离，当大家

看到路旁一个七里亭时，不由得一片欢呼。这最后的七里路程，

大家用疲乏的双腿整整走了一个小时。

到了建德，与早在那儿的高年级学生会合，马上就上起了

课。在建德待了约两个月，学校又开始行动，坐船到了金华，从金

华准备乘火车到江西吉安。学校包了若干火车车箱，学生们坐的

车箱是装货的车箱，没有坐位，每人拿着自己的铺盖卷，既可以

当坐位又可以打开凑合睡一觉。那时火车主要保证军用，对浙大

的车箱放在很次要的地位，有空了就拉你一段，没空就扔在一

旁。学校给每个学生每天发两毛钱的伙食费，学生们也轻易不敢

下车，就在绕着火车转的小贩们手里买点吃的。火车这样的走走

停停，把有些学生惹火了“：这样的老牛破车，还不如走路痛快！”

有几个心急的同学已征得领队的同意沿着铁道步行了。胡济民

是个随遇而安的人，他能在任何环境中找出自己生存的乐趣，他

安安心心地在自己的铺盖上拿着一本书看着，心里列起一个方

程式，计算着那几位走路的同学需要什么速度才能赶上火车。当

火车到达江西玉山时，那几个步行的同学已经到达多时。

火车到了江西樟树市后（当时叫樟树镇），改从赣江坐船到

吉安。那是一种能坐十几个人的小帆船，为了要等学校的一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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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设备等等，胡济民坐的船在樟树镇停泊了几乎一个星期。停泊

的几天里，同船的十几个人自己解决伙食问题。早上，大家一起

上岸买些早点吃，一般都是买一种外面粘了芝麻中间经过油炸

而形成很多空隙的“麻糖”吃；可千万别嘴馋去吃肉包子。有一次

一个同学买了包子，一口咬下就张着嘴合不拢了，原来包子里包

的全是辣椒。吃完早点，大家就去为中饭与晚饭采购。时值冬天，

萝卜又好又便宜，大家就买了一些肉、萝卜和米，回船后的中饭

与晚饭就吃一大锅萝卜烧肉，倒也别有风味。开船后的伙食由船

家供应，就远不如自己动手的了。船大约走了五、六天，胡济民的

铺位安在船头板下的底仓里，这是大家都不太愿意去的地方，他

却说这儿有很大优点：安静，而且白天起床后不用卷铺盖。但老

天不作美，下起了雨，船头板挡不住雨水，胡济民的被褥全湿了，

狼狈不堪。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胡济民犯一种莫名其妙的脚疼

病，睡觉时脚一热就疼得要命，医生也看不出是什么缘故，大概

是在船上受潮受凉引起的。

船直接开到吉安市的白鹭洲，这是赣江中的一个小岛，与吉

安市隔水相望，岛上绿树成荫，风景优美，唯一的建筑就是白鹭

书院。原来在书院办的师范学校正放寒假，浙大就在白鹭书院暂

时安顿了下来。大家松了一口气，从离开建德以来，路上已经有

一个多月，一停下来就有到了家的感觉。师生们忙着准备期末考

试。考试完了，大家又往泰和县转移。在泰和也是借一师范学校

的校舍上课，上了整整一学期。那时理科学生都在一起上课，学

的是普通物理、普通化学、高等数学、英语和国文。国文用的是曾

国藩选的《经史百家杂抄》，其中一篇庾信写的《哀江南赋》，给胡

济民很深的印象。

南北朝时，南朝皇帝梁武帝晚年信佛，军政荒芜，军阀侯景

作乱，都城南京被破，梁武帝饿死台城。当时各地勤王之师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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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之众，但因缺乏统一指挥，不能打败兵不满十万的侯景，战火

使原本富饶的江南生命涂炭。后来虽然侯景军队因内讧而瓦解，

侯景被杀后南京一带被陈霸先占据，后来建立陈朝，武昌一带由

梁元帝占据，续绪梁朝；自此以后，南方一蹶不振，成了小偏安的

局面。《哀江南赋》的作者庾信是南朝官吏，描述的就是那一次战

火下作者以及广大老百姓的受苦受难情景。什么“大盗移国，金

陵瓦解”，什么“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使在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经过了长途的颠沛流离，到达后方的大学

生们引起极大的共鸣；作者对当时拥有百万之众的勤王之师不

能平定叛乱表示了极大的愤概，写道“：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

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

岂有百万之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这种情况与国民

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主义，仓皇西逃的情况何其

相似。当时的国文课还常常要写作文，胡济民写了一篇《抗日战

争必胜论》。现在回忆起来，当然论点是很幼稚的，但在当时，的

确反映了一个青年大学生的抗日爱国热情。

泰和有一个著名的“快阁”，在泰和县城东赣水旁。宋朝诗人

黄庭坚被贬到泰和当知县时，写了一首著名的诗《登快阁》。诗写

道：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

万里归舟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课余，胡济民常和同学们一起去快阁玩，面对着滔滔的赣

江，背诵着黄庭坚的诗，浮想联翩。在作文课上胡济民用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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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一篇《快阁游记》。他用丰富的想像说自己在快阁中打了一

个瞌睡，碰到了黄庭坚，黄庭坚对他们这些年轻人责以大义“：吾

乃贬至此也，汝辈学子，岂能置家国于不顾，效老夫之寄情于山

水间乎？”得到国文老师的赞许。

一年级完了后，胡济民从化学系转到物理系。由于一年级学

的课完全一样，因而转系非常容易。胡济民进浙大后就认识物理

系的同学程开甲，他们两人很谈得来，两人不但常常争论一些

“我思故我在”“、决定论还是非决定论”等哲学问题，而且程开甲

对物理科学的热爱也深深地感染了胡济民，使原来对物理已很

感兴趣的胡济民更坚定了转系的决心，觉得不学物理简直是枉

此一生。另外，他对物理系的老师怀了很大的尊敬与好感。高年

级同学中流传着物理系老师们的两件事。一件事是物理系老师

对国民党政府的集体反抗。国民党政府曾派党棍郭任远来当浙

江大学的校长，物理系教授束星北、何增禄、朱福忻，包括老系主

任张绍忠等，为了反对郭做校长，集体提上辞呈，大家都到山东

大学去了，国民党政府只得撤走郭，另委任竺可桢先生来当校

长。竺校长从山东大学又把他们请了回来，不但原来的老师全回

来了，而且还从山东大学带回了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

另一件事是，有一次，著名的物理学家玻尔（ ）来浙大讲学，

他是原子轨道模型的倡始人，又对原子核模型有了新的见解，物

理系的老师们对他的讲学有着极大的兴趣，陪他与夫人游览西

子湖时，不断与他讨论原子核的问题，只顾讨论，忘了游玩，玻尔

夫人在旁边只能干着急。等到西湖已游完了，玻尔才痴痴地问夫

人“：西湖游完了？”显得无限地惋惜。

转系到物理系后的第一门物理课是“力学”，那是相当于现

在的“理论力学”的一门课，由束星北教授执教。束教授是一个国

际上有名望的教授，秉性耿直，平时放浪形骸，不拘小节。讲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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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突出，思想敏捷，两眼炯炯有神，课讲得富有启发性，对一个

具体物体所受的作用力分析得极其清晰；胡济民后来讲力学时

分析力的种种思考方法就是学了这位束老师的。但有时也讲得

深奥难懂。他认为课听不懂不要紧，说明学生是在认真听，课后

一问、一讨论、一钻研，他就会学深入了；怕的是课讲得学生打瞌

睡。他还认为，学到的原理，如果不经过复杂问题的考验，就不能

掌握。因而考试爱出难题，常常把大批学生考得不及格，但却深

受学生的欢迎。一年级同学进校后第一个被高年级同学介绍的

总是他，那次物理系集体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带头人也是他，但他

却主张学术与政治分开，反对学生、教师管政治。解放后，他不适

应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的阶级斗争形势。思想改造运动中，他

就受到批判，在批判中他还会对学生公开说：“人，你们看是个

人，我看都是些分子、原子、电子。”但在浙大，很多了解他为人的

学生都保护他，因而他没 年全国进行院有受到很大冲击。　

系调整，他被调到山东大学，在反右时被定为极右分子“。文革”

时更受到很大冲击，被迫做打扫厕所等清洁卫生工作， 年

冤案才得平反。在这样坎坷的境遇下，他还在海洋物理及培养人

才方面作出了不少成绩。 年胡济民专程去青岛山东大学看

他，想不到就在前两天他突然因病去世了，终于没有最后见这位

老师一面，这是胡济民很大的遗憾。

浙大在泰和并没有停留多久，又向广西宜山进发。一路上或

步行、或车、或船，途经莲花、茶陵、耒阳、桂林、柳州，到达宜山。

在宜山大家住在城外一些空着的兵营里，实验室也设在兵营中，

上课则到宜山城里借教室上。刚进行期中考试时，忽然日寇的飞

机来了一次大轰炸，把二年级住的一座兵营全炸平了。幸好老师

同学们迅速在河边、沟里找到隐蔽之处躲避，人员没有损失，吃

亏的是二年级学生（其中也包括胡济民）的铺盖什物全没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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